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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合文又稱為合書，即指把兩個或以上的漢字合寫，構成一個文字單位。合
文是古漢字中一種特殊但又常見的現象，在甲骨文、金文及戰國文字中都不難
找到合文的蹤跡。與合體字不同，合文只在書寫層面上把文字結合起來，對其
字音及字義均沒有產生影響及變化。 
 
 就目前現有的出土文獻顯示，合文的現象最早出現於殷商時期，更可謂大
盛於戰國時期，及至秦漢時期，合文的數量才逐漸減少。而《甲骨文編》、《金
文編》、《戰國文字編》、《古文字類編》等記錄古文字的專書，均有專闢「合
文」一項，收錄了不同數量同時又為數不少的合文，足見合文於古文字發展中
的重要性，而此類專書亦大大方便了後世對於合文的研究。因此，雖然現今合
文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但研究古文字合文的現象對了解漢字的歷史及演變就
有很大的幫助。 
 
 縱使古文字合文的盛況難以再於現今社會出現，但有不少以合字書寫方式
的文字仍然得以在現今社會流傳，如「招財進寶」（「 」）這個為人所熟識
的字，更有不少出自網上討論區的「合字書寫」創作，這種書寫方式與古文字
合文的形式或多或少有相似之處。故本論文將先以甲骨文合文的例子作分析，
探求合文的定義、結構、使用情況及衰微的原因，並將以現今合字書寫的例子
作討論，研究合字書寫於現今社會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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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對於合文的認識及應用確實少之有少。然而，作為一
種在漢字發展過程中曾經存在過的獨特現象，研究合文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視
的。本文將以甲骨文中部份合文及現今合字書寫的例子作分析，從定義入手，
再對其結構作出考究，並列出使用情況，最後探討合文衰微之因及合字書寫於
現代的可行性。 
 
 論文分成四章，分別為：〈定義〉、〈結構〉、〈使用情況〉及〈合文的衰微與
現今合字書寫〉，以此脈絡探析甲骨文中的合文現象及引申討論合字書寫方式在
現代社會實行的可能性。 
 
 〈定義〉一章先解決「何謂合文」這個問題，引述各家對合文所作的定
義，嘗試總結出一個較完整的定義。其次，本章亦會解決「如何界定合文」的
問題，因此會再分三節，包括〈文字的排列〉、〈文字的間距〉及〈借筆〉，並從
甲骨文中抽取合文例子作分析。 
 
 〈結構〉一章會對甲骨文合文的「結構」（又稱為「結合方式」或「組合方
式」）作出界定，參考各家對合文結構的觀點，歸納出一個較全面的劃分，令以
不同方式組成的合文有各自的名目及類別。 
 
 〈使用情況〉一章會整理出甲骨文合文的「使用情況」，探析古人嘗試透過
合文的形式去表達甚麼意義，並結合各學者對於殷商時代的社會背景之闡述，
解釋這種「使用情況」形成的原因，及歸納甲骨文合文於應用層面上的特徵。 
 
 〈合文的衰微與現今合字書寫〉一章將會先於〈合文的衰微〉一節綜合各
學者的觀點，探討古漢字合文衰微的原因；後於〈現今合字書寫與其可行性〉
一節引用網上以合字書寫形式所創造的部份新字作例子，討論新「合文」於現
今社會應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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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定義 
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編的《甲骨文編》1（改訂
本）中，一共收錄了甲骨文合文三七一個；於一九九三年出版，由金祥恆所著
的《續甲骨文編》2，收錄了五百三十六個甲骨文合文；而在二零一四年出版，
由高明及涂白奎所編著的《古文字類編》3中，就共收錄了甲骨文合文三百零四
個，而三者均沒有把重文包括在內。本文所錄之甲骨文例子，皆出自《甲骨文
編》、《續甲骨文編》、《古文字類編》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下文不再另外
注明出處。 
 
 對於合文的定義，不同的學者均有不同的說法。陳夢家認為，「所謂合文者
指兩個字相合為一個文字單位。」4曹錦炎則認為「所謂合文，就是把兩個或兩
個以上的字合寫在一起，構成一個整體，好像是一個字，實際上代表兩個或兩
個以上的字，也就是說它讀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節。」5林素清對於合文的定義
有以下的見解，「漢字基本上是一個字構成一個單位，並以這樣一個構形單位，
代表漢語的一個音節，但有時卻將成詞的兩個字合寫在一起，形式上是一個構
形單位，卻不僅代表一個音節，這種書寫方式，叫做合文。」6而湯餘惠就認為
「合文是把前後相連的兩個或幾個字合寫在一起，但事實上並非隨便哪幾個字
都可以合書。構成合文的，不僅要前後相連，而且必須是語言中的固定詞語，
如數量詞、地名、職官、複姓之類。這是構成合文的基本條件。」7從上述各個
學者對於合文的定義可總結出，合文是由兩個或多於兩個字合寫而成的，形式
上是一個文字單位，實際上則讀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節，而構成合文的多個文
字，應該是「成詞」的，並記錄了該固定詞語的意義。8  
 
 由於甲骨文合文沒有金文合文和戰國文字合文所常見的合文符號，因此在
界定一個甲骨文字是否屬於合文時，需要同時考慮文字的排列、文字的間距及
借筆這三個因素。下文將就三者作出淺析。 
 
第一節 文字的排列 
                                                     
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577-636。 
2
 金祥恒：《續甲骨文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93），頁 2503-2600。 
3
 高明、涂白奎編：《古文字類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1428-1501。 
4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106。 
5
 曹錦炎：〈甲骨文合文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1992 年），頁 445。 
6
 林素清：〈論先秦文字中的「=」符〉，《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六本（1985 年），頁
801-826頁。 
7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1986 年），頁
23。 
8
 劉海琴：〈甲骨文「合文」判斷方法的初步研究──以花園莊東地甲骨「合文」為例〉，《傳統
中國研究集刊》，第四輯（2008年），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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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合文的組合方式以「左右式」和「上下式」為主，亦有數量較少的
「內含式」，而當中以「左右式」最為常見。9若以組合的字數而言，主要可分
為二字合文及三字合文，在甲骨文合文中以前者較為常見（本文之第三章將就
合文的結構作更詳細的探析）。就甲骨文而言，劉釗指出：「甲骨文符號化程度
不高，書寫還沒有規範的行款，字距疏密不定，合文的判定有時難以把握」。10
而當要利用文字的排列去界定一個甲骨文字是否屬於合文時，就須配合個別甲
骨文卜辭或龜甲文字的書寫行款再作判斷。 
 
 舉例說，在一段由上而下寫成的卜辭中，字與字本應由上而下排列，但若
然當中出現了以「左右式」寫成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而明顯構成了一個整
體，並佔有一個字的位置，這樣就可界定它為合文；反過來說，在一段由左至
右寫成的卜辭中，字與字本應由左至右排列，但如果當中出現了以「上下式」
寫成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而明顯構成了一個整體，並佔有一個字的位置，
這樣亦可界定它為合文。在由下而上及由右至左寫成的卜辭中，亦有可能出現
這樣的情況，用以界定該字是否屬於合文。11 
 以《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的甲骨文合文為例，祖丙「 」（《花東》
401）、「 」（《花東》446）、妣甲「 」（《花東》088）、「 」
（《花東》176）、妣丙「 」（《花東》401）、「 」（《花東》401 和妣
丁「 」（《花東》013）、「 」（《花東》039）這幾個合文就是出現在
由上而下寫成的卜辭中，而它們均是以「左右式」寫成的二字合文，佔有一個
字的位置。以「上下式」寫成的合文有一牛「 」（《花東》029）、「 」
（《花東》142）、「 」（《花東》181）、一羊「 」（《花東》007）、「 」
                                                     
9
 李旼姈：《甲骨文例研究》（台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頁 488。 
10
 劉釗：〈古文字的合文、借筆、借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輯（2001年），頁 402。 
11
 〈甲骨文「合文」判斷方法的初步研究──以花園莊東地甲骨「合文」為例〉，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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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472）、「 」（《花東》299）及一犬「 」（《花東》142）等，它們
均出現於由左至右寫成的卜辭中。上述例子說明了文字的排列對於合文的界定
的確有著重要的影響。 
 
 然而，這種界定合文的方式並非在任何時候都適用。舉例說，在一段由上
而下寫成的卜辭中，出現了以「上下式」寫成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如小甲
「 」（《花東》085）；又或者在一段由左至右寫成的卜辭中，出現了以
「左右式」寫成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如大甲「 」（《花東》034）、
「 」（《花東》335）。在以上的情況下，由於卜辭的書寫行款與合文的組
合方式方向一致，該字是否屬於合文，就變得難以界定了。因此，文字的排列
其實只屬於界定合文的其中一個因素，要比較肯定地界定一個字是否合文，仍
需要配合下文將提及的其他因素。 
 
第二節 文字的間距 
 
 根據上文劉釗的說法，甲骨文的文字間距疏密不定，使界定合文的工作變
得困難。然而，事實上，不少合文與其卜辭或龜甲中其他文字的間距，是有明
顯分別的。因此，劉釗亦言：「一般來說，屬於合文的二個字或三個字之間的空
間較小，或是互相連接，或是互相包含，字距要比平均字距相對地小。」12 
因此，不論是以「左右式」抑或「上下式」組合而成的二字和三字合文，它們
之間的間距都必定會比其他文字的間距較窄，以達致在形式上是一個文字單位
的效果。 
 
 以下文引出的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合文（例一及例二）為例，卜辭上的
合文妣庚「 」（《花東》123）及「 」（《花東》123）是以「左右式」組
合而成的二字合文，如劉釗所言，這兩個構成合文的字之間的間距，明顯比旁
邊其他文字的間距小，但這個例子就沒有出現「互相連接」或「互相包含」的
情況。 
                                                     
12
 〈古文字的合文、借筆、借字〉，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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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13
（例二）14 
 
 在甲骨文的合文當中，其實也不乏兩字「互相連接」的合文，例子有小臣
「 」（《花東》028）、小子「 」（《花東》205）、小示（「 」《花
東》021）、二彘「 」（《花東》236）等等。「互相包含」的例子則有小甲
「 」（《合》32384）、小母「 」（《合》19983）、風雨「 」（《乙》
5697）等等。 
 
 從上述的甲骨文合文例子可見，分析甲骨文文字的間距的確有助分辨一個
字是否屬於合文。然而，亦正如劉釗所言，部份甲骨文的文字間距有時疏密不
定，若只以文字的間距這一點來判斷合文，這可能會經常遇到困難。因此，要
有效地判斷一字是否屬於合文，仍需配合其他因素再作分析。 
 
第三節 借筆 
 
 上文提及甲骨文合文二字「互相連接」的情況，這有助於以文字的間距來
判斷一字是否合文。實際上，在部份甲骨文合文中，甚至乎更存在著「借筆」
的情況。「借筆」與上述二字「互相連接」的情況相若，但若加細看，就會發現
前者並不單止是二字連接起來，還共用了部份筆劃。劉海琴認為，所謂「借
                                                     
13
 張桂光：〈花園莊東地卜甲刻辭行款略說〉，王建生、朱歧祥主編：《花園莊東地甲骨論叢》
（台北：聖環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 70。 
14
 〈花園莊東地卜甲刻辭行款略說〉，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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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是古文字「共同使用同一筆劃、偏旁甚至整個字的現象」。15劉釗則指出
「借筆又叫借劃、兼筆、共用筆劃、或稱省略重覆偏旁，是指二個字之間共同
佔有筆劃或偏旁的古文字構形方法」。16而李旼姈就對甲骨文借筆現象有這樣的
看法，「甲骨文的借筆現象不多，多出現於與數字有關的合文，這種數字與名詞
或單位詞結合的合文，一般借筆，往往引起誤讀的現象。」17 
 以甲骨文合文王亥「 」（《乙》8334）為例子，王的下端與亥的上端共用
一橫，是借筆劃的其中一個例子。三主「 」（《佚》917）同屬借筆劃的例
子，主本可作「 」（《乙》3400）或「 」（《後》1.1.2），所以三主「 」
（《佚》917）可以是二主或三主，但若以上述王亥的例子作比較，就會得出
「 」為三主的結論。從這個例子可見，借筆的確有機會引起誤解字義及誤讀
字音的問題。借偏旁的例子可見牝牡「 」（《前》1.33.7），牝、牡二字同屬
牛部，因此只刻一次牛字而共用之。而借字的現象，可以沈小牢「 」
（《合》14558）為例，沈「 」（《乙》3035）和小牢「 」（《乙》4518）
均有牢「 」（《合》1376），因此只刻一次並共用之。然而，並非存有借筆
的字就一定是合文，因為在古文字的單字中也有借筆的現象，例如甲骨文的葬
「 」（《合》20578）字，「 」的右豎筆與「 」的左豎筆共用，亦有借
筆劃的現象出現，但它只屬單字，並非合文。 
 
 從上述甲骨文借筆合文的例子可見，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存在借筆的現
象，可以作為判斷是否屬於合文的因素，但古文字借筆的現象並不單單存在於
                                                     
15
 〈甲骨文「合文」判斷方法的初步研究──以花園莊東地甲骨「合文」為例〉，頁 166。 
16
 〈古文字的合文、借筆、借字〉，頁 403。 
17
 《甲骨文例研究》，頁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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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文中，即使是單字也有借筆的情況，因此，借筆只可作為其中一個判斷合文
的因素，須配合上文討論的其他因素再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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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構 
  
 此章所述的「結構」，與上文提及過的「組合方式」，其實是一樣的。上文
探析甲骨文合文的界定方法時，擷取了於二字合文中較為常見的「上下式」及
「左右式」作例子，闡述如何透過「文字的排列」去界定一個字是否屬於合
文。然而，「上下式」及「左右式」只屬合文結構其中的兩個例子，合文其實尚
有幾個組合方式，下文將一一析述。 
 
 對於甲骨文合文的結構，不同的學者作出了不同的定論。陳夢家指出「它
們（合文）結合的形式不外乎橫列的，逆列的，順列的（即上下相次的），內含
的（即內外相包的）四種。」18，並舉出了不少例子作闡釋。陳氏所作的劃分
方法適用於大部份的二字合文，有其可取之處。然而，當出現三字合文的時
候，這種劃分就會產生問題。以其所舉之例十一月「 」（《後》32.14）或
「 」（《甲》153）、十二月「 」（《乙》8349）或「 」（《前》7.42.2）及十
三月「 」（《鐵》5.4）或「 」（《甲》979）作討論，陳夢家以「順逆橫列
的」為這些合文作劃分。可見，由於三字合文的結構複雜，陳氏其實都認為並
不能簡單地以順列、逆列、橫列和內含作區分，因此才提出「順逆橫列的」這
種劃分方法，足見上述的三字合文結構並非陳夢家所作的劃分方法所能涵蓋。
再者，陳氏的劃分方法亦忽略了合文借筆及形體省略的問題。因此，本文只引
出其劃分方法作參考之用。 
 
 而劉釗就提出了以「左右結構、上下結構及內外結構」來作劃分。19劉氏
的劃分方法同樣是適用於大部份的二字合文，亦具參考價值。然而，對於三字
合文的結構，劉釗提出的劃分方法似乎就難以充分地作出解釋。同時，劉氏於
其文章中亦有提出部份甲骨文合文有借筆的情況，但卻沒有為它們的結構作出
劃分。因此，本文只引其觀點作參考，並嘗試得出更完整的劃分。 
 
 曹錦炎就以「並列式、重疊式、組合式、兩用式及內含式」作甲骨文合文
的結構分類。20對比起陳氏及劉氏的劃分，曹氏的劃分方法就比較全面。「並列
式」即上文提及的「橫列」及「左右結構」；「重疊式」大致等同上文提及的
                                                     
18
 《殷墟卜辭綜述》，頁 80-83。 
19
 〈古文字的合文、借筆、借字〉，頁 399。 
20
 〈甲骨文合文研究〉，頁 446-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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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列」、「順列」及「上下結構」，但曹錦炎就有補充「重疊式」出現借筆劃的
情況；「組合式」則是陳氏及劉氏沒有解決的三字合文結構方式；「兩用式」同
樣是解釋合文借筆的情況，但就集中於借部首及借字；「內含式」則與「內含」
及「內外結構」相同。從上述的對比可見，曹氏的劃分方法既有考慮三字合文
的結構方式，亦有顧及合文借筆的情況，無疑較為全面。然而，就甲骨文合文
借筆的情況而言，曹錦炎將之劃分於「重疊式」及「兩用式」之中，就略嫌模
糊了合文借筆的情況，亦令「重疊式」變得複雜。再者，曹氏對於不涉及借筆
的形體省略問題也沒有提出解釋的方法。 
 
 從上文三位學者的見解可得知，甲骨文合文除了佔大多數的二字合文外，
還有數量較少的三字合文，兩者的結構方式並非完全一致，因此在探析甲骨文
合文的結構時，就須兩者同時配合討論。本章將參考三位學者的分類方式，探
析二字合文及三字合文的結構。 
 
 對於甲骨文合文的結構，本文將參考李旼姈的觀點，二字合文分為「上下
式」、「左右式」、「內含式」及「兼體式」。而三字合文的結構主要以「組合式」
組成。21「上下式」即兩字以一上一下的形式排列，以「上下式」結合而成的
二字合文主要表示「干支」、「某日」、「地名」、「數字」及「用牲數」等。22例
子有上甲「 」（《佚》318）、大乙「 」（《後》1.22.2）、二羊「 」
（《乙》3094）、大吉「 」（《佚》951）、小雨「 」（《甲》1415）、今日
「 」（《甲》131）等。 
 
 至於常見的「左右式」二字合文，是指左右兩個字並列而成，多用於表示
「稱謂」，如先王、祖先等。23例子有大庚「 」（《甲》1581）、祖乙「 」
（《甲》771）、祖丙「 」（《前》1.22.8）、妣戊「 」（《佚》326）、示壬
「 」（《乙》5265）、十五「 」（《甲》732）、婦日「 」（《乙》481）
等。 
 
                                                     
21
 《甲骨文例研究》，頁 482-487。 
22
 《甲骨文例研究》，頁 482。 
23
 〈甲骨文合文研究〉，頁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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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含式」結構組成的二字合文，據曹錦炎所言，是「一個字被另一個字
所包含，即內外相包」，曹氏在註釋中提及此「內含式」是參考陳夢家的分類，
再作陳說。24例子有匚乙「 」（「《簠》帝 17」）、匚丙「 」（《甲》2693）、
匚丁「 」（《戩 18.11》）、小甲「 」（《合》32384）、雍己「 」（《粹》
210）等等。 
 
 至於「兼體式」結構，這種結構方式與上文提及過的借筆有緊密的關係，
同時解決了陳氏及劉氏所忽略的問題，並釐清了曹氏對合文借筆的模糊。「兼體
式」結構還可再細分三種，分別為「二字連筆，並無省形」、「共用筆劃」及
「省略形體」。25先述「二字連筆，並無省形」，這種結構是指二字合文中的兩個
字筆劃相連，但卻並沒有借用筆劃和偏旁，也沒有任何字形上的省略。例子有
五十「 」（《甲》2123）、三月「 」（《戩》15.5）、三萬「 」（《粹》
1171）、十牢「 」（《乙》3153）。由這些例子可見，部份二字合文的筆劃相
連，甚至重疊，但它們並沒有任何借筆及省略，這類合文就會歸納為「兼體
式」結構的第一類。 
 
 第二類是「共用筆劃」，這類與第三類「省略形體」其實均牽涉「借筆」的
概念，但站於探析合文結構的角度上，故把兩者分為兩類。本文第二章對「借
筆」已列出不少例子，故在此以其他例子作分析，如上甲「 」（《甲》521），
上本作「 」（《乙》2243），甲本作「 」（《佚》585）或「 」（《粹》
85），此例用了前者。在合文上甲中，上字最底的橫劃與甲字最頂的橫劃共用，
這就屬於「共用筆劃」。又以五牢「 」（《後》1.26.3）為例，五本作「 」
（《後》31.5），牢本作「 」（《合》1376），但在合文五牢中，五最底的橫劃
與牢的最頂的橫劃共用，同屬「共用筆劃」一類。上述兩例皆為借橫劃的例
子，「共用筆劃」中也有借豎劃的例子。以七十「 」（《乙》5762）為例，七本
                                                     
24
 〈甲骨文合文研究〉，頁 449。 
25
 《甲骨文例研究》，頁 48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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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前》5.28.4），十本作「 」（《甲》870），七與十兩者共用同一豎
筆，也屬「共用筆劃」。 
 
 第三類是「省略形體」，在這一類中，有些情況會因「借筆」而省略部份形
體，被省略的形體包括部份筆劃、偏旁、甚至整個字，但亦有出現不受「借
筆」影響而省略形體的情況。以父庚庸「 」（《甲》641）為例，父字本為
「 」（《甲》795），庚字本為「 」（《甲》2415），庸字本為「 」（《合》
15993），但在合文中，庸字的「 」部份被庾字代替了，可見這裡是省略了部
份的筆劃，牽涉「借筆」的情況。又以上文分析過的牝牡「 」（《前》
1.33.7）為例，牝本作「 」（《戩》23.10），牡本作「 」（《乙》2373），由
於兩者部首相同，故在合寫時只寫一次，省略了其中一個部首，同樣牽涉「借
筆」的情況。另外以下乙「 」（《存》263）為例，下本作「 」（《甲》
636），乙本作「 」（《甲》3）或「 」（《甲》23），但二字合寫時，下字部份
的形體（底下的一劃）明顯被省略。不過，這個例子與上述的例子不同，跟
「借筆」沒有關係。 
 
 最後是「組合式」結構，據曹錦炎的解說，是「由三個字組合構成」。26換
言之，二字合文並不可能出現「組合式」的結構，同時，「組合式」亦是三字合
文最主要的構成方法。例子有三祖丁「 」（「《佚》206」）、四祖丁「 」
（《粹》303）、十一月「 」（《甲》2798）、辛亥貞「 」（《後》2.34.6）、妣
母辛「 」（《乙》8896）等等。不過，由上述例子可見，「組合式」結構的合
文其實仍可再作細分，分別為「品字」結構、「倒品字」結構、「三字橫列」結
構、「二字上下排列在左、一字在右」結構及「二字上下排列在右、一字在左」
結構，曹錦炎及李旼姈對於「組合式」結構的劃分似乎仍未能仔細的解釋這種
                                                     
26
 〈甲骨文合文研究〉，頁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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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品字」結構的例子除了上述的十一月「 」（《甲》2798）之外，還
有十二月「 」（《前》7.42.2）、小祖乙「 」（《戩》510）等。「倒品字」結構
除上述的辛亥貞「 」（《後》2.34.6）外，還有十五伐「 」（《佚》78）、翌
日庚「 」（《乙》158）等。「三字橫列」結構的例子除了四祖丁「 」
（《粹》303），還有母妣甲「 」（《河》271）、康祖庚「 」（《前》
1.18.4）等。「二字上下排列在左、一字在右」結構的例子除了上述的三祖丁
「 」（「《佚》206」）外，還有十三月「 」（《佚》337）、三祖庚「 」
（《前》1.19.3）等。「二字上下排列在右、一字在左」結構的例子除了妣母辛
「 」（《乙》8896）外，還有小馬牢「 」（《福》29）、兔口甲「 」
（《甲》24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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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使用情況 
 
 本章將根據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編的《甲骨文編》（改訂本）中，所收
錄的三百七十一個合文作整合及統計，嘗試在闡釋合文的定義、界定及結構
後，再對甲骨文合文的使用情況作出探討，試圖了解古人多以合文的形式去表
達甚麼意義。 
 
 對於殷商時期占卜祭祀大盛的原因，陳夢家有這樣的論述：「而在統治階
級，為了要保持他們的特權，也乞靈於祖先、神明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對於祖
先、神明的崇拜及其崇拜的儀式，構成了所謂宗教。」27殷商時期，上至統治
者，下至平民百姓，均對天命十分「迷信」，他們認為人事間的一切都取決於天
命及鬼神，因此無論大事小事，均欲徵求天神的意見，而獲取天神意見的直接
辦法，當然非占卜莫屬。占卜後，就把占卜的細節及結果刻在龜甲獸骨上，使
甲骨文得以流傳。28換言之，商代的占卜祭祀，是甲骨文中非常重要的內容，
因此甲骨文中的合文，有不少亦與當時的占卜及祭祀活動有關。 
 
 就《甲骨文編》而言，當中的合文可分為「人物」、「地方」、「數字」、「數
量短語」、「天象」、「時間」及「占卜用語」七種。當中以「人物」的數量最
多，共一百五十八個，多於總數的三分之一；其次是「數量短語」，共六十七
個；記錄「時間」的合文亦有五十五個。這些數字都印證了劉釗對於甲骨文合
文的看法──「甲骨文中的合文以祖先合文、數量合文和時間合文為多」。29下
文將從《甲骨文編》中舉例說明上述的分類及列舉實質數字。 
 
第一節 人物 
 
 甲骨文合文以記錄「人物」的數量為最多，多達一百五十八個，接近合文
總數的一半，原因在於商代人經常對其先祖及神靈進行祭祀，並占卜吉凶，以
求事事順利。30因此，在「人物」一類中，其實仍可再作細分，分別為「上帝
神祇」、「先祖先妣」、「父母兄子」及「諸侯臣下」。 
 
 記錄「上帝神衹」的合文數量不多，只有四個。例子有上帝「 」（《後》
                                                     
27
 《殷墟卜辭綜述》，頁 561。 
28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288。 
29
 〈古文字的合文、借筆、借字〉，頁 402。 
30
 韓鑒堂：《圖說殷墟甲骨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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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4）及小帝「 」（《京都》2298）。對於「上帝神衹」合文的數量比「先祖
先妣」的少，陳夢家就指出「祖先崇拜壓倒了天神崇拜」，與中國傳統以人為本
及慎終追遠的思想有關。31 
 
 最常見的受祭對象「先祖先妣」共有八十個，其中「先祖」佔四十二個，
「先妣」則佔三十八個，由於同屬祖先，故歸於一類。「先祖」例子有上甲
「 」（《甲》521）、大乙「 」（《甲》187）、祖甲「 」（《甲》54）、祖乙
「 」（《甲》643）、祖丁「 」（《甲》490）等。32 
 
 商代祭祀中，所祭的對象必然與主祭者有親疏遠近的某種關係，除了上述
的「先祖先妣」，剩下的就是「父母兄子」。33「父母兄子」同樣常見於甲骨文卜
辭之中，共有六十四個。例子有父甲「 」（《甲》1292）、母甲「 」
（《乙》7731）、母戊「 」（《甲》2215）、兄丁「 」（《甲》3154）、子庚
「 」（《乙》5399）等。 
 
 記錄「諸侯臣下」的合文也不多，只有十個，這可能是本應主祭的王，命
臣下代祭時出現的文字記錄，但這情況並不常見，因此其數量也不多。34例子有
黃尹「 」（《戩》9.9）、上尹「 」（《2.35.9》）、咸戊「 」（《前》
1.43.6）、小臣「 」（《甲》624）等。 
 
第二節 地方 
 
                                                     
31
 《殷墟卜辭綜述》，頁 561。 
32
 馬如森：《殷墟甲骨文引論》（吉林：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頁 216。 
33
 《殷墟甲骨文引論》，頁 217。 
34
 魏慈德：《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研究》（台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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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在占卜期間，難免會提及某地的名稱，有部份是都邑名，也有部份是
威脅商朝的鄰近國家或外族，這類合文佔十八個。例子有下酉「 」（《存》
919）、八桑「 」（《後》1.11.11）、人方「 」（《甲》279）、小方「 」
（《乙》8505）等。 
 
第三節 數字 
 
 記錄「數字」的合文亦有出現於甲骨文中，楊五銘在其文章中提及「卜辭
的『合文』以名詞和數詞為多」，更指出不少數詞合文均有「借筆」的情況。35
據《甲骨文編》的記錄，「數字」合文有二十個，但這點須作澄清，楊氏所言的
「多」，是指「出現次數」，而非種類，而《甲骨文編》只是按種類記載。換言
之，數字「合文」的種類並不算多，但古人刻寫應用的次數卻非常頻繁，就如
劉釗所言「合文所記錄的詞在卜辭中出現的頻率都很高」，因此上述的說法並無
牴觸之處。36以下列舉幾個例子，分別有五十「 」（《甲》2123）、七十
「 」（《乙》2149）、五百「 」（《乙》4519）、三千「 」（《乙》6581）、三
萬「 」（《粹》1171）等。由上述的例子可見，合文五十、七十、五百及三千
均有借筆的情況，而三萬則是牽涉二字連筆但並無省形，因此楊氏的說法也頗
為恰當。 
 
第四節 數量短語 
 
 「數量短語」合文是除了「人物」合文之外佔最多數量的合文，共有六十
七個，約佔所有合文的五分之一。這類合文多用作表示祭祀所用的祭品數量或
牲畜數量，亦有作形容人數之用。例子有一牢「 」（《甲》571）、二牛
                                                     
35
 楊五銘：〈兩周金文數字合文初探〉，《古文字研究》，第五輯（1981年），頁 139。 
36
 〈古文字的合文、借筆、借字〉，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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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4036）、十人「 」（《甲》792）、二犬「 」（《乙》2639）、
四牡「 」（《乙》3216）等。 
第五節 天象 
 
 陳夢家指出「殷人對於自然力量的崇拜，對於通過巫術行為與自然發生虛
幻的交通，反映了當時農業生產的重要和當時部族之間鬥爭的激烈」。37由此可
見，農業對古人而言極為重要，而「天象」正正影響了農作物的收成。因此，
對於「天象」的觀察及了解就變得非常重要，商代人更記錄了不少天文氣象的
資料。38同時，商代人對於天文氣象的占卜及祈求亦非常頻繁，所以出現了不少
「天象」合文，與「地方」合文相同，共佔十八個。例子有風雨「 」（《乙》
5697）、允雨「 」（《乙》2490）、小雨「 」（《甲》1415）、不雨「 」
（《粹》704）、小風「 」（《乙》194）等。 
 
第六節 時間 
 
 商代人在占卜的敘辭中，必須說明占卜的時間，所以「時間」合文的數量
為第三多，佔五十五個。而古人表達時間的方式，稱為「干支紀時」，在殷墟出
土了不少的甲骨文《干支表》，便是古人用以說明時間的證據。39以下是其中一
個殷墟出土的《干支表》例子： 
                                                     
37
 《殷墟卜辭綜述》，頁 561。 
38
 《圖說殷墟甲骨文》，頁 207。 
39
 《殷墟甲骨文引論》，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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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時間」合文的例子有今夕「 」（《甲》1120）、翌日「 」（《甲》
2074）、三月「 」（《乙》239）、三旬「 」（《乙》1984）、丙寅「 」
（《甲》429）、壬午「 」（《乙》8924）等。 
 
第七節 占卜用語 
  
 古代的主祭者及代祭者在祭祀後進行占卜，期間會以不同的「占卜用語」
作為敘辭及命辭的一部份，同時亦會在占卜完結後，把結果刻在卜辭上。41因
此，在殷墟出土的卜辭上不難找到「占卜用語」的痕跡，共佔三十一個。例子
有受祐「 」（《粹》320）、大吉「 」（《甲》406）、茲用「 」（《甲》
                                                     
40
 《圖說殷墟甲骨文》，頁 249-250。 
41
 《圖說殷墟甲骨文》，頁 18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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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受年「 」（《甲》3587）、不用「 」（《掇》2.33）等。 
 
第八節 小結 
 
 由上述對各個分類的說明可見，甲骨文合文的主要用途是用於記錄占卜的
細節，包括占卜中所涉及的「人物」、「地方」、「數字」、「數量短語」、「天象」、
「時間」及「占卜用語」。42簡單來說，可以總結為甲骨文合文的內容，主要是
專名或固定詞語（即記錄占卜細節的詞語），乃卜辭中常用及常見的詞組。43這
就回應了第二章談及合文的定義時，所帶出的「固定詞語」問題，印證了湯餘
惠對合文定義的觀點──「構成合文的，不僅要前後相連，而且必須是語言中
的固定詞語，如數量詞、地名、職官、複姓之類。」44此外，從上述的合文數量
可見，「人物」合文、「數量短語」合文及「時間」合文，都是數量較多的合
文，亦證明了劉釗所言，「甲骨文中的合文以祖先合文、數量合文和時間合文為
多」，是有所依據的。45同時，正如劉氏所言，「發展到戰國時期的合文與甲骨
文時期的合文在性質上應有些不同，其功能和作用更主要的是為追求書寫的簡
便迅速及文字的裝飾性」。46甲骨文合文的出現無疑是為了古人刻寫的方便，以
圖減省每字於特定載體（龜甲、獸骨等）上所佔的空間，方便古人儲存、運送
及閱讀。上述的甲骨文合文使用情況，對於解釋合文大盛於殷商至戰國時期之
因，亦起了很大的作用。 
  
                                                     
42
 尚有四個未能歸類的合文。 
43
 《甲骨文例研究》，頁 486。 
44
 〈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23。 
45
 〈古文字的合文、借筆、借字〉，頁 402。 
46
 〈古文字的合文、借筆、借字〉，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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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合文的衰微與現今合字書寫 
 
 合文的趨勢並不只局限於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即使是周代的金文，也有出
現不少合文的情況，甚至到了紛亂的戰國時期，合文仍然大盛於不同國家的戰
國文字當中。然而，及至秦漢時期，秦始皇統一文字，推行小篆之後，合文就
逐漸走向消亡。不過，近年在網上討論區又再興起創造「合文」的潮流，甚至
有作者將其創作的「合文」輯錄成書，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及討論。47本章將探析
合文衰微之因及現今合字書寫的可行性。 
 
第一節 合文的衰微 
 
 上文探討了合文的定義，基本上可將合文定調為形式上是一個字，但發音
上卻有多於一個音節。因此，合文的特點，就是一字多音。正正是這個先天條
件，就注定了合文的衰敗。 
 
 對於漢字音節的問題，陳夢家指出「卜辭的合文，和漢字的簡省規律以及
漢語的單音綴性相牴觸」。48曹錦炎在其文章〈甲骨文合文研究〉中，也有引用
陳氏「單音綴性」的觀點，並且表示認同。趙誠就指出「以漢字而論，一個詞
最好只用該詞音節所需要的字來表示，一般是一個音節要求一個漢字」。49湯餘
惠亦明言「它（古漢字合文）有悖於一字一音、一個書寫單位的漢字的基本特
點，所以古漢字合文由盛轉衰終致消亡是不可避免的」。50楊五銘也提到「漢字
要求用一個構形單位表示一個音節，記錄漢語中的一個詞或詞素，而合文卻用
一個構形單位表示兩個以上的音節，不符合漢字的要求」。51 
 
 上文引述了各家對合文衰微的看法，眾人的立場及觀點都大致相同。文字
作為語言的書寫符號，其任務就是準確無誤地表達人的思想，因此，文字的形
體必須盡可能與語言的讀音及意義互相配合，甚至達致統一。然而，合文以兩
個或以上的字而組成，形式上雖為一個字，但讀音卻不止一個，這對語言來
說，無疑是一種負擔，同時亦令讀者不易理解。總括來說，漢字所追求的，乃
一字一音一義，合文雖符合字與義的條件，但卻並非一音，故陳夢家就指出
「合文必須重新分開」。52隨著秦始皇統一文字，漢字逐漸走向統一及規範化，
不符合漢字漢語要求的合文，就步向消亡了。 
                                                     
47
 近年出現合字書寫而成的字，與上文分析的甲骨文合文並不同，因此以引號作標示。 
48
 《殷墟卜辭綜述》，頁 81。 
49
 趙誠：〈古文字發展過程中的內部調整〉，《古文字研究》，第十輯（1983年），頁 358。 
50
 〈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26。 
51
 〈兩周金文數字合文初探〉，頁 142。 
52
 《殷墟卜辭綜述》，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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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今合字書寫與其可行性 
 
 合文的現象自戰國時期之後，就無以為繼，作為漢字的一種特殊現象，合
文在其結構方式、文字形體以至字義均別具特色。時至今日，現代社會亦興起
了以合字書寫方式創造文字的潮流，縱使這些新文字和古漢字合文有別，並非
用以記錄「固定詞語」的意義，但在其結構方式上，兩者均有不少相同之處。
下文所引用的現代「合文」皆出自網站──香港網絡大典，53不再另外注明出
處。 
 
 舉例說，土共「 」，把「土」字和「共」字合寫在一起，屬於上文提
及的左右式結構，沒有借筆，也沒有省形。而另一例子成龍「 」，把「成」
字寫在上面，「龍」字寫在下面，就屬於上下式結構，同樣沒有借筆及省形的情
況出現。再舉例子訓啦「 」，把「訓」及「啦」二字合寫在一起，兩者均
有部件「口」字，於是兩者共用，省略其中一個「口」字，如以上文合文的結
構作分析，此字可歸納為兼體式結構中的省略形體一類，同時牽涉借筆的情
況。另一例子為強帖「 」，把「強」和「帖」二字合寫，若以上文的結構
分析，此字屬於兼體式結構中的共用筆劃一類，牽涉借筆的情況。然而，這字
的組成較上文提及共用筆劃的合文例子特別，「強」字的右下部份本屬「虫」
字；而「帖」字的左部份乃「巾」字，兩者並不相同，作者卻在書寫時刻意把
兩字拼湊一起，改變了「強」字的寫法，因此這例亦可歸入兼體式結構中的省
略形體一類。更有特色的是，以賭Ｊ「 」為例，將漢字「賭」及大階英文
字母「Ｊ」合寫在一起，屬兼體式結構中的共用筆劃一類，將「賭」的撇劃寫
成「Ｊ」，把漢字及英文融為一體，寫成一個字，這種嘗試更是前所未有的。 
 
 從上述所舉的例子可見，現代人以合字書寫的方式所創造出的「合文」，與
古漢字合文的結構的確有相似之處，有些甚至更超越了古漢字合文的結構方
式，例如強國「 」，此字同時屬於內含式結構及兼體式結構中的省略形體
一類；而加上上文提及過中英文混合的情況，就更能展示現代人的創意。除此
以外，從上述例子可見，創造這些字的人，對於漢字構形的美感亦有一定的考
                                                     
53
 香港網絡大典，網址：http://evchk.wikia.com/wiki/%E5%90%88%E9%AB%94%E5%A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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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並非胡亂改變漢字的字形。 
 然而，這些以合字書寫形式創造出來的「合文」，除了同樣與漢字的「單音
綴性」互相牴觸，更背負著「不雅」的罪名。大部份的新造「合文」均由網上
討論區的會員創造，他們以討論區經常出現的人物、網絡用語、潮流用語等作
造字的材料，部份更以口語組成。這個情況對於這些「合文」的普及非常不
利，令新「合文」難以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更遑論出現於正式文件及信函之
中。因此，大部份人都把這些「合文」與不雅用語劃上等號，認為它們難登大
雅之堂。不過，事實上，亦有少數現代「合文」例子能被廣泛應用。圖書館
「圕」，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這字被創造並用以代替「圖書館」一詞，創作者乃
近代圖書館學家杜定友，杜氏創造了這個字之後，「圕」字迅速地在中國、日本
及台灣三地盛行，至今台灣教育部仍設有「金圕獎」，用以表揚優質的圖書館，
更有日本雜誌以「圕」來命名。 
 
 由此可見，新造的「合文」其實亦有於現代社會流行的潛力，被大眾廣泛
接受及應用的可能性。但是，正如趙誠所言，「漢字是漢語的書寫符號，它的每
一個形體的存在都必須經過使用者的認可，即經過社會的無言的批准」。54所有
新造「合文」在形體、讀音及意義上都必須經過大眾的認可，因此，如果將部
份「合文」加以修改或再造，在社會上被廣泛應用的可能性其實是存在的，但
這仍需要不少人的參與及努力，去令社會接受這些「合文」。 
  
                                                     
54
 〈古文字發展過程中的內部調整〉，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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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語 
 
  合文乃古漢字產生及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特殊現象，從不少收編古漢字的專
書，如：《甲骨文編》、《金文編》、《戰國文字編》、《古文字類編》等，都能找到
合文的存在。合文可說是伴隨著甲骨文的誕生而出現，把兩個或以上的字合寫
在一起，形式上是一個字，但卻保留多個字的讀音，是文字產生初期缺乏規範
的印記。 
 
 正如曹錦炎所言，「甲骨文的合文是客觀存在的，有它的構形特點及變化規
律」。55作為一種大盛於商周及戰國時期的文字現象，合文的存在及盛行是有原
因的。從上文探析過的甲骨文合文定義、結構及使用情況，就可了解到時人刻
寫合文並非一種任意妄為的行動，而是根據特定的條件，包括文字的構形、筆
劃，甚至是特定的字義作考慮，在方便自己刻寫文字的同時，又盡量保留及表
達文字的意義。再者，了解合文的興起及衰微，對了解漢字一字一音一義的特
徵及規範化亦有莫大的幫助，因此對於合文的研究，是有一定意義的。 
 
 時至今日，網絡上對於「合文」似乎就有了新的理解及詮釋，以「合字書
寫」形式所創作而成的文字，與古漢字的合文，可說是有異有同。就兩者產生
的原因比較，古漢字合文出現的原因明顯是為了古人刻寫的方便，以圖減省每
字於龜甲及獸骨上所佔的空間，方便儲存、運送及閱讀；但現今的「合文」之
所以產生，卻並非因為書寫空間不足的問題，而是出於一種以文字作為戲謔方
式的心理，足見兩者的產生原因各有不同。就定義而言，古漢字合文記錄的，
是「固定詞語」的意義，亦可說是占卜祭祀的用語；現代的「合文」記錄的，
卻是一些網絡用語或潮流用語，兩者並非類同。但就結構而言，古漢字的結構
方式，包括「上下式」、「左右式」、「內含式」、「兼體式」及「組合式」，與現今
的「合文」結構方式極為相似，甚至同樣出現上述結構的「合文」。 
 
 然而，在現今社會，文字經過數千年的發展及演變，已經處於一種成熟的
階段，這時要提出「合文」的應用，似乎就難以推行了，但圖書館「圕」的例
子就證明了，事實上「合文」是可以被廣泛應用的。因此，現代「合文」其實
是有發展的空間，或許假以時日，「合文」可以被社會大眾所重提，甚至應用起
來。 
                                                     
55
 〈甲骨文合文研究〉，頁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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